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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两 会 ，2015
——科技日报记者手记

时不常会想起吉永华委员在小组会上倡议委员转

变视野，不论己事论国是。“不要总关注一些项目能不

能上、不要总抱怨‘我提了建议怎么没照着做啊’，要提

出有前瞻性的意见。”

“顾眼前”在委员来说不是少数，好听一点说是论

“国是”，实际上是论“己事”，大段的套话之后，实际上

是在以自己的利益角度要政策倾斜、要资金投入、要媒

体关注……

银行老总说要拯救多个河北某县农商行的呆坏

账，很苦很累，很偏僻，什么风沙大、地儿荒凉。那难道

不应该是本职工作吗？换个角度想，作为委员既然到

了这么苦的地方调研，为什么不能提点建议为当地老

百姓改善一下，却用珍贵的小组讨论时间叫苦、表功，

还不忘再要点利。

企业家说我们走出去有多难多难，需要政府扶

持。商海沉浮，本来就是要“敢拼才会赢”，搭了政策的

大船，还要批评政府这里没到位，那里没服务，要了自

由还想要保障，都是出来混的，哪有那么好的事。

石油大学校长说大学应该归为地矿油的基础队伍。

连小记我都猜得出，真要这样，各种野外补贴、生活倾斜

都会随之而来，可是深山老林你去过吗？风沙呛面你熬

过吗？见不到亲人、没有暖炉还得苦嚼冻硬的馒头的罪

你受过吗？没这些，这个建议你怎么说得出口？

“没有哪个馆长嫌自己地儿大、钱多，”教育界别葛

剑雄委员这样过渡，为小组讨论把

舵，“关键是怎么才能用好。”

专长本职、见多识广、实践一线

的委员们，有好主意就都别藏着掖

着了，毕竟，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国是”还是“己事”
张佳星

为期 10 天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15 日闭

幕。连日来，代表们透过议案、建议、大会发言、小组讨

论等方式畅所欲言，共商国是。采访中记者看到，面对

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代表们更多把目光聚焦在

“进程中”的改革，不再“高谈阔论”，而是“掷地有声”，

紧密地结合自己所见所闻、实际问题，谈思路、提建议。

“简政放权”，理清政府、市场“两只手”的关系已是

共识，但政府“放手”后，监管职能如何转型？山东省省

长郭树清代表提出，削减行政审批不是“为减而减”，政

府部门工作习惯、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亦需转变，梳理

部门职责划分不清、职能重叠交叉，也是改革重点。

“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亟待推进认识一致，但其发

展中的产业超前、监管后置如何应对？

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代表认为，需要从顶层设

计层面制定国家“互联网+”发展战略，进一步放宽市场

准入，强化部门间协同监管，实现快速响应、联动处置，

形成融合市场的监管合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深化科体改革正在加快推进，但科技项目管理、科

技成果转化、科研人员考核评价等政策、制度重构中，

还有哪些细枝末节、盘根错节需要打通？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代表聚焦“政府不再直接

管项目”后，第三方专业机构约束机制的问题；科研一

线的宜宾学院教授魏琴代表则瞄准了科技项目申报，

“预算”设计的不合理。

无论是加强环保、完善社会福利，还是提升医疗服

务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等，面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

态，聚焦“改革进程中”的改革，代表

们正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以更大的决心、勇气、魄力和更高的

智慧，攻坚破难，推动各领域全面深

化改革。

改革 ing
盛 利

都说两会采访需要点运气，4号下午我到昆泰饭店

采访，就撞上了一个大腕。

工商联界别会议室，百度 CEO 李彦宏的桌签赫然

在列，没多一会儿，他准时出现了，无心插柳的暗爽感

觉顿时涌上心头。

采到人最关键，我开始思考采访策略：据以往经

验，会后堵人采访，不可控因素太多，如能提前约访，成

功率或许高些。

我快速拟好采访提纲，然后又认真地抄写了一

遍，随即走到他身边耳语道，“李委员，您好，我是科

技日报记者，恭喜‘中国大脑’登上网络热词排行第

一名！”

说完，我把手机上的搜索排名递给他看。他脸上

有了笑容，我趁机把采访提纲放到他的桌上。

“会后就问您这 3个问题。”

“好。”

小组会一结束，我就堵在门口，但周围记者和工作

人员很快也蜂拥而上。

“李委员，我想问……”我刚提问就被人群挤得一

直后退。

“李总，我有个问题……”身旁其他记者的问题淹

没了我的声音。

“ 对 不 起 ，李 委 员 要 休 息 ，不 接 受 采 访 ，请 让

开 ……”工作人员奋力推开李彦宏身边的记者。

“没关系，我和科技日报记者约好了。”李彦宏转身

看着我，然后停下了脚步。

嘈杂的会场瞬间安静了。

啥也不说了，心里满满的傲娇。

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5分钟时间

很快过去了，在同行的“怒视”下，李彦宏仔细地回答了

我的所有提问。

采访完毕，旁边一个认识的记

者朋友走过来开玩笑，“群访变专访

了。”我呵呵一笑，决定从此“路转

粉”，原因嘛，你懂的。

群访变专访
王 飞

蹲点在政协科技界，有

一种痛叫“不作为”。跟一位

跑“科口”的小同行调侃：科

技界真乃世外净土，记者们

肤浅地想“搞个大新闻”，却

总是搞不出来。

早上坐在去会场的车上，茫然。同僚短信问“今天

抓谁？”，答曰“不知道”。像“巡视组”一样严肃地盯了

一天。半夜两点回到招待所更衣之际不禁长吁短叹。

从雪白的马桶辗转到雪白的床单，丢下手机打开电视

求灵感，终于“人事不省”。

如果陈道明坐在地毯上改我的稿，那咱转载数也

能轻松破百，不用吭哧吭哧写科技新闻了。看“量子纠

缠”的读者，能比看明星纠缠的多吗？因此下午三点坐

在会场里，眼皮耷拉着，便自我安慰道：“然今卒困于

此，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

偶尔把录音笔丢在座位上，像机会主义者一样蹿入

走廊里游击一番，侧着身子蹭到正接受采访的委员身边，

大多时候又侧着身子挪走。里外转悠到四点半，寒意渐

浓。一条“鱼”也抓不到，空手回去，怎么跟老小交代呢？

总算天不绝人。老人

家 说 ：最 后 的 胜 利 往 往 就

在 再 坚 持 一 下 的 努 力 之

中。临结束，某委员冷不丁

口吐莲花——就它了！今

晚，报不出题的“倒霉蛋”不

是我。人间尚存温暖，生活充满可能，借用葛大爷那

句台词——“我又看见了，这是爱情的力量！”

我仿佛听到，编辑们在“村口”焦

急地呼唤。迫不及待，我要一头扑在

亲人怀，扑向那盒肥而不腻的盖浇

饭。走出会场，我的步伐像保尔一样

轻快又坚定。

今天“抓”谁
高 博

“请问刘市长，前天我听到咱们市一个企业反映情

况，他们要建一栋办公楼，至少交 95种税费盖 192个章，

您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代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嘛，情况我还不是很了解。我可以给你介绍

一下我们市在过去一年的努力。一年来，我们贯彻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的简政放权的要求，做了大量简政放权的

努力，第一……（此处省略一千字）”

这是某省代表团开放日，记者与某市领导的一段对

话。记者的问题是冲着市领导去的，希望得到一个地方

当政者的直接答复。但市领导显然“聪明得很”，把问题

绕过去，“习惯性地”首先赞颂省领导的英明，其次表达

出自己的努力，最后表明自己的决心。

同样是地方主官，有人“躲”，有人就敢面对。

浙江团媒体开放日，温州市市长陈金彪代表“自揭

家丑”，痛批自己辖区内的“审批”难题依然存在，摆事

实、列数据、讲道理、给建议，比起那些“玩太极”的市领

导，陈市长的坦率令人印象深刻。

国家在进步，国情在改变，从初期的“浅水区”到如今

“深水区”，我们要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以更高的智慧

和更大的魄力推进各项改革进程，将改革创新精神贯彻

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中。其中，地方主政者敢于直面问

题的坦率非常重要。因为在一个上行下效的行政体系

中，只有地方“一把手”敢于直面问题做表率，才能带动整

个体系负起应付的责任。

但在会场上，记者发现，还是有一些人停留在过去的思维

中，开口闭口讲成绩。问题找不出来，或

不去找，不愿找，让他们的发言在这个场

合失去了意义。

希 望“ 刘 市 长 们 ”走 出“ 传 统 思

维”，并期待更多陈市长的出现。

态 度
王延斌

在人民大会堂为政协开幕侧记“撒网式”搜集采访

素材时，“逮到”一位彬彬有礼的香港人——林云峰委

员，香港建筑师学会原会长。匆忙中交换了名片，我以

“宁枉勿纵”的心态请他发来提案。

两天后，我真的收到了林先生的邮件，用不太标准的

国语发了两个繁体字提案，并有专门写给“杨小姐”的详

细说明。权衡了一下，我知道这种软科学的内容很难在

选题会上引起编辑们的兴奋点，但我认为必须尊重这份

诚信。来回七八条短信之后，约好下午2点在驻地采访。

1点 20分我就到了，林先生特地下楼把我从一层大

厅带到三层咖啡厅，坚持要请我喝杯东西。采访中，他

用普通话说不准确的词，就亲自在我的笔记簿中写出

来。2 点 50 分采访结束，他又送我下到一楼大厅，然后

才上楼参加小组讨论。

“方老师您好！我是科技日报记者杨雪，想采访您

关于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相关问题。”编短信的时候我

再三犹豫，方新代表是中科院党组副书记，但我最终决

定叫她“老师”，亲切。几分钟后我收到了回复：“今天下

午三点人民大会堂西厅，北京团开放日，我有发言，关于

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欢迎你来。”我有些懵，

真的很亲切。

2 点 10 分，我已经坐在北京团的记者席上，突然

接 到 同 事 电 话 ：“ 方 新 老 师 刚 才 打 电 话 告 知 她 下 午

不 发 言 了 ，但 一 时 找 不 到 你 电 话 ，赶 紧 想 办 法 通 知

你 ，就 找 我 这 儿 来 了 ，你 快 给 她 回

个电话吧。”

方老师得知我已在场等候，到达

的第一时间就联系我，于是我得到了

开会前 15分钟的宝贵采访时间。

与诚信相遇
杨 雪

放下手机，想到忙活了

一天毫无收获，心里拔凉拔

凉。

作为一根自己都算不太

清 楚 上 会 次 数 的“ 两 会 油

条”，这么残酷的现实还是第一次遇到，心里很难接受。

手里关于高校基础研究的选题已经谋划了几天，

采访了不少代表委员，一位我觉得很重要的代表却一

直没采到。

除了想听听他的观点，今年 1 月底，总理在一次座

谈会中还跟他谈到了高校基础研究的问题。这样的细

节如果不加进报道中，总觉得有些遗憾。

如果能获得他的电话当然是最方便的。我四处向

同行打听，无果。

那就登门拜访吧。在领导规定交稿之日，我踏上

了寻找该代表的征途，对其艰辛曲折并无足够的准备。

根据手中的代表名单和查阅的往年报道，我义无

反顾地奔向了广东团驻地，在小组讨论的各个会场间

穿梭。

问了几位工作人员，均不知他在哪个组。没关系，

好几斤重的相机不是白扛的。我举起长焦镜头，对着

代表们逐一窥探，心中暗自得意：就算认脸认不准，还

能拍照放大读胸牌，还怕找不到么？

还真没找到！

直到下午的会议开始，

我正式开始反思。上网仔

细 一 搜 ，原 来 他 调 动 工 作

后，今年加入了上海团。

颠颠地冲到上海团驻地，各会议室已空无一人。

新闻联络员手机关机，不在房间。值班室倒是有人，态

度还挺好，却怎么也不肯透露代表联系方式。

这回我急了。

上窜下跳过程中，意外看到了一张通知，大意是让

代表去值班室领取纸箱打包行李。我又回到值班室，

以期“守株待兔”。

这招果然管用，虽然没等到该代表本人，却遇到了

他的秘书。我连忙上前说明来意。秘书很热情，答应

转达，但说代表日程很满，马上出门，让我等答复。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没有消息。我拨通秘书的电

话，问有没有可能通过电话采访几分钟。对方表示代

表决定不接受采访。措辞有礼，态度坚决。

放下手机，各种懊恼涌上心头。如果事先做足功

课、如果别这么拖沓……“如果们”已

成过去，眼前只有尴尬的结局。

两会是新闻战场，有人欢喜有人

愁。郁闷的是，这次轮到我当了回

“负面典型”。

当了“负面典型”
付毅飞

宝贝，这十多天妈妈忙碌的“上会”经历很有趣。

睡觉前，我来讲你来听，好吗？

中国有很多很多人，来北京开两会的几千人来自

地图上不同颜色的块块。来干什么呢？一是听一听中

国这一年发生了哪些故事，二是商量一下，有哪些办法

可以让咱们在明年还有更远的将来过得更好。

记得一个被妈妈叫做“总理”的人，在电视机里对

着话筒讲了好长好长的故事吗？你可能听不懂什么是

“政府”“报告”“回顾”“部署”，但你知道“工作”对吗？

妈妈每天要“工作”，总理说的就是他和伙伴们做了哪

些“工作”、还要做什么“工作”，吃穿住行无所不包，事

怎么办钱怎么花无所不有。这对地图上的所有中国人

都很重要，包括来到世界上只有 1012天的你。

还有一个刚刚从校长变成部长的人也在电视里，

跟好多像妈妈一样的记者有问有答。他来自“清华”，

这个词你懂的，妈妈授学位典礼时你也在现场；你对

“雾霾”二字很熟悉，经常早晨起来，你郑重其事告诉全

家，“又雾霾了”；你还能听到很多“水”，我常警告你，自

来水喝了会肚子疼，要喝纯净水。

你看，两会上的很多事离你并不遥远，对吗？你

在听妈妈讲睡前故事的时候常常追问“为什么”，却

并不总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同样，两会上讲故事、出

主意的人在面对妈妈的提问时，也偶尔会有躲闪或

婉拒。

但宝贝，这可以理解，“中国故事”本来就很长很

难懂，只要参加两会的大人回到地图上不同块块里努

力“工作”，明年再相聚时，或许能带来让咱们认可的

答案。

两会故事讲完了，宝贝，祝你今

晚睡的香甜，妈妈希望两会承载的

中国梦，在你憧憬的“长大”之时得

以实现。

听妈妈讲那两会的事情
房琳琳

今年两会显得早，年味

还没缓过来，上会记者们就

提前进入状态了。

政协开幕两天前，我驱车

来到科技界别驻地——北京

会议中心。正逢大批代表委员前来报道，驻地的安保防线

格外忙碌。排队等待过程中，我放着空挡，用手机偷闲与

提前约好的委员联络；信息还没发出，只听duang的一声，

抬头一看，竟与前面的一辆奥迪A6L“吻”了个正着。

下车与我交涉的司机是位年轻小伙子，由于后面

排着很多等待进场的车，我们便匆匆留下电话没多说

什么。

接下来的一切显得非常戏剧化。原来，我撞的是中

核建总经理王寿君委员的车，而且他所在界别是我“死

盯”的科技界；上网一查，他还是一位几乎不接受媒体采

访的委员。2015年，是中国核电重启的关键年，这送上

门来的采访机会，让原本一直“卑微”致歉的我，“邪恶”地

笑了。

为了在 3 月 11 日福岛核事故四周年这一天推出特

别策划，前方报道组的几位记者分成 n路采访核工业界

的代表委员。我在小组讨论的间隙，“堵”住王寿君，

“这个组里还有另外几位核

方面的专家，你去问问他们

吧！”他果然为人低调，寡言

少语。

眼看采访进行不下去

了，我笑着说：“我前两天撞了您的车。”

“我知道是一位媒体记者撞的，原来是你！”王寿君

露出了交谈中少有的笑容。

“所以您一定要接受我的采访，

您看我们多有缘啊。”

念 在 我 诚 意 十 足 ，王 寿 君 笑

了。我俩坐在会议室外的椅子上，

聊了起来。

duang,“撞”上了委员
刘晓莹

科技日报两会记者“全家福”。 本报记者 刘亚东摄

看看拍得怎么样。 本报记者 刘亚东摄

（扫一扫本版二维码，
看相关记者两会报道）


